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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凌

征 途 邂 逅

年底，我带了吕骥同志用吕展青的签名（他在上海音

专时所用的名字）为我写的介绍信，到重庆浮图关音干班找贺绿

汀。他看了信， 很高兴地接待我。我把要在国统区办一个广泛

联系新音乐工作者刊物的计划告诉他。他听后提出了一些困难

问题，问我们怎样克服，并表示极大的关心。

他知道我刚从延安鲁艺音乐系出来，很详细地询问那里的

情况：有多少老师？谁教什么？有多少同学？开了些什么课？程

度怎样⋯⋯？从谈话中，感到他对鲁艺音乐系有着极大的兴趣。

我告诉他，吕骥同志已经带了一部分教师（向隅和唐荣枚等）到

华北去创办分院，星海在主持系务，大家都希望他能到那里去

工作。

我也把那里的困难，如实告诉他，希望他了解。当然，在那

里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星海写了《生产》、《黄河》、《九一八》等三

部大合唱，还写了歌剧《军民进行曲》，都演出了，乐谱我都带来

绪 论

贺绿汀和他的事业



第 2 页

了。他听后非常高兴，说，我是要去的。这个鬼地方（指音干班），

讨厌死了，一切都被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把持，像个集中营，动

不动就把学生关禁闭，哪里像所学校呢？他指着那些黑房大骂。

并说，我很快要离开这里的。

音干班的总校长是蒋介石，但他一点也没有忌讳，什么“讨

厌”的话他都说了。而对我们的工作，对鲁艺音乐系则予以极大

的关怀。

贺在抗战刚开始就参加郭沫若、田汉所领导的救亡剧宣队，

到前线工作，在武汉时，参加郭老所领导的第三厅所属中国电影

制片厂工作。第三厅的朋友里张曙在桂林被炸死，冼星海到延

安去了，只留下赵启海和明敏两人。贺还经常到那里走走，因为

写词的朋友，像田汉、光未然、端木蕻良等人还在那里工作。

年 月，《新音乐》出刊。当时许多从事抗日歌咏工作

的朋友，大多是学了一点就迫于形势出来工作，实在很吃力。当

时有些朋友看不到这一点，还说，救亡歌咏工作是打仗，主要靠

认识，靠勇气，靠生活；我想，这也是对的。但毕竟以音乐艺术为

武器，如果不把武器搞犀利，是应付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

的。于是我向贺绿汀提出，希望他能为启海、明敏和我上课。他

欣然同意了，以他译印的普劳特的和声学为读本，也教一些简单

的对位法。他还帮我们修改习作。

有一次，他上课时，看到一个朋友的曲作有些松散，就说：

“写曲要注意内容、情趣，但不能不管形式。你的曲作，旋律虽有

新意，但整个结构比较零乱。”他还说“：动物中有些低级生物，譬

，你把如蚯蚓 它切成若干节，它不会死亡，几乎每节都能单独活

下去。但是人是高级动物，每一个部件都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

分，脑子有一点损坏，整个人就不灵了，少了一只手、一条腿，就

成残废。好的曲作，应该像人体一样，而不应像低级动物，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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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有可无，删掉几小节，甚至几段，都无关痛痒。”他治学的

严谨态度，至今 多年了，还常常在我的脑海里翻动。

不久，他果然离开音干班，到离重庆百多里的乡下草街子育

才音乐组当主任。

育才学校是个穷学校，学生都是由陶行知先生亲自到各个

保育院选出来的，国民党把这学校看作眼中钉。经费只能靠陶

先生到处去募捐来维持；困难时，同学们只能一天吃两顿稀饭。

教员每月只发 元零用费，等于尽义务，情况并不比延安鲁艺

好。但贺肯把每月薪金二三百元的位置丢掉，到那样艰苦的环

境为孩子们操心，这是许多人做不到的。

他们夫妇在育才非常愉快，姜阿姨也教孩子们钢琴，非常负

责。他亲自把许多必须的乐器、教具添补起来，老师也张罗了不

少 范继森、黎国荃都在那里上课。非常严格，认真为培养人才

而效力。

月，我因为急于要学习，就搬到育才去住，年 一面向

他请教，也陪着孩子一起学习。

在相处中，使我深深感到他对于政治形势非常关心，对一切

都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的判断。他认为国民党是腐烂到极度，

这里是没有希望的，他还是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好。

他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格，既要学音乐，就要学深学好，武

器不犀利，连抓个小东西都抓不牢。

我因为月刊的编辑工作，住在乡下不方便，离开育才，不久，

他通过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徐迈进同志安排家属到延安，他自己

到新四军去了。

年初，我到了北京，我和马思聪、黎国荃等 人，参加

了李伯钊和他负责的华北人民文工团；我们见面时，他仍然是当

年那种朝气蓬勃的样子，对许多事情非常敏感，对解放后的音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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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许多远见。他毫不掩饰他对于当时某些措施的不满，特

别对于当时音乐理论上某些狭隘观点，很有意见。

他使我们感到，困苦，条件不足，工作吃力，对于他是不在意

的，他全身充满热和力，他敢于对一切他认为不理想的做法，提

出自己的看法，认真去做，但觉得商量得不够⋯⋯

其后，他很快就调到上海主持上海音乐学院。这方面状况，

上海的朋友感受比我深。

长长的几十年中，他是在艰苦地挣扎，命运并不舒坦，然

而他倔强地战斗着，像一个战士那样战斗着，这点我是非常钦

佩的。

对于贺绿汀，有过许多误解，除了“四人帮”于会泳等的迫

害、污蔑之外，我们（也包括我自己）也对他有过一些不公正的论

断。人们对于他的品德是尊敬的，但对于他的思想、艺术观点有

过误解。甚至有个时期，还有人认为他是“只要技术，不要方向”，

是一个“民族音乐的虚无主义者”“、化民族”的主帅，对他的劳

绩、工作意义并不是全部了解。

一个坚贞的革命作曲家

贺绿汀很早就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抗日战争初期，他参加演

剧队，到前线去做宣传工作，他以生动歌调，谱写了有名的《游击

队歌》，歌颂党所领导的抗日活动。那时创作的《保家乡》这首深

入浅出的歌曲的歌词也是他自己写的。和田汉合作了《胜利进

行曲》和《垦春泥》，反映了大后方人民的斗志。他还写了《嘉陵

江上》，表达了要求恢复家园的决心。这些曲作，鼓舞了广大的

人民。

他到了抗日根据地，以他的笔来反映各个地区的斗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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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 年前奏曲》，他写了反法西斯的《

还写了歌舞剧音乐，和许多反映人们斗争和丰富人民音乐生活

的乐曲。

解放后，在每个关键时刻，他都迅速起来，以他的笔，表达了

人们对建设的热情，像《新中国的青年》，《十三陵水库大合唱》

等，鼓舞人们为创造一个幸福的新社会而献身。

他不仅在身体力行，而在理论上，也不时向青年指出明确的

战斗方向。

他提到“：艺术是人类思想情感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政治、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所以各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亦各不

同，因而产生出各时代不同的艺术”“，所以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是

他个人创造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时代的代言人，或新时

代的预言家，因之，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单要有成熟的技巧，也

必须有极其敏锐的时代感受性，能够抓住时代的中心。他不但

是民众的喉舌，而且负有推动新时代前进的使命”。也正因为他

有正确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指导他坚定而严肃对待政治问题和

艺术问题，正确地分析问题，看得准确，看得宽远，对在战斗征途

中的一切偏离党的路线，损失艺术原则的观点和做法，他敢于进

行斗争，为了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在所不惜。

年来，他这样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他不断和各种各

样偏激的、狭隘的、腐朽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对旧社会的一切

恶劣的现象斗争，对解放后一些偏激的思想斗争。

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很难设想，在那种黑暗的状况中，他

敢于一再和“四人帮”及其爪牙搏斗，即使身受摧残、迫害，甚至

家破人亡，他毅然屹立，无所畏惧，为我们音乐工作者，树立了光

辉的榜样。

打倒“四人帮”后，他医好创伤，满怀信心地迅速投入拨乱反



第 6 页

正，复兴中华的工作中去，为电影配乐，创作新歌。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下，一定时间，做点好事，坚

持一个真理而不让步，是能够做到的；几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坚

持自己的信念，顽强地为真理服务，不管碰到任何困难、险阻，敢

于坚持自己坚定的立场，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这是很不简单的。

是的，他长篇大论地作政治演讲比较少，但他的行动，他在

艺术上的卓见，他在事业上所进行的奋斗，对于不正确观点的斗

争，他是始终如一的，进行战斗，呼吁，力行，坚定不移走党所指

引的道路， 年如一日。

人们说“，路遥知马力，日久显人心”。我认为，贺绿汀所走

过的旅途，他所一向坚定不移地往前冲，颠扑不灭地为真理而抗

争，这的确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忠贞的革命作曲家。

武器越犀利越好

很早就有人对于贺绿汀在音乐建设上的看法有过片面的论

断。在 年代初期，就受到“唯心主义的单纯技术观点”的

指责。

贺绿汀有过一些精辟的论点，比如，要求音乐创作应该符合

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我们反对形式

主义，但不应该反对形式”“，音乐工作者主要是以音乐来作战，

正如一个战斗部队的战士，他的职责，工作，是以智慧和武器去

消灭敌人，除了政治觉悟，勇气外，还要懂得作战的战略、战术，

会掌握最新的武器，在不得已时，拿起简单的武器，在战斗中学

习，但总得练兵，真的学习。如果一个指挥员，不懂得抗日战争

中的持久战、战略、战术，不能调动、部署，不掌握打仗的本领，那

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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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我们音乐队伍的真实情况，很早就提出意见，对一些

在战争中出来的青年音乐工作者，提出了忠告。他认为我们许

多在工作中成长的朋友，不缺乏才华，有政治认识，但由于战争

环境中过多处于奔波状态，学得很不够。有些作曲家功力较差，

对作曲上的技巧，和声，对位，曲体知识不足，对世界音乐知识，

不够丰富，我们的演唱家，技巧上掌握太少，基础不够宽广、踏

实，不足以应付人们日益增长的要求。但又不能痛下决心，在工

作中迅速补救，他感到痛惜。

解放后，他为了关心广大的在战争中成长的干部的学习，很

早就提出，要珍惜这些人才，要帮助解除他们的苦恼，要为他们

办各种干训班，即使暂时影响一下工作也不要紧，只要他们安心

把技术提高，将来重新工作，也会事半功倍的。

他对干部在政治上、品德上的纯洁，作风正派非常重视。同

时，他对他们在学习上的努力，对他们的才能也一样重视。他认

为，又红又专才是党的真正政策。要严格要求，不能有所偏废。

他对某些同志，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欠缺，无所事事，

不求长进很不赞同。他对我们某些把青年引向邪路的谬误论点，

是不容忍的。

因此，他的又红又专的全面要求，每每遭到一些有偏激观念

的人的责难。

今天，我们回头看贺绿汀近几十年所发表的言论，在音乐学

习问题上多次所提出的要求和主张，细细研究他在当时所针对

的现象所提出的立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当时遭到指

责、批判，反而是片面的，偏激的。

也正是由于他不断提出忠告，提醒了一些愿意被提醒的青

年，向又红又专努力。也正是由于身体力行，把学院办得比较正

规，比较严格，我们才不断出现一些合格而有力的人才，整个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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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术水平，才得以比较理想的逐步提高。

贺不是一个“民族音乐的虚无主义者”

贺绿汀对于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艺术，以及毛主席所提出的“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主张是认真领会的。

也正因为他的确是周密地考虑过这些方针政策，因此，一遇

到有人走偏了，或者指引人们走进一个狭隘的泥沼时，他就起而

纠正。

其实，他很早就说过，我国的音乐艺术，应该有自己的民族

特色，在工具方法上，主张土洋唱法并茂、中西乐器并用。他在

年代，就对盲目反对洋唱法叫喊过，为排斥学习西洋的短见

作过抗争。

对发展民族乐队的问题，他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是不

是反对民族音乐，是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呢？他

是不是一个“民族”的罪人？在那次座谈会后，是不是非得急于

到湖北艺术学院的音乐部去消除贺所留下的“毒素”不可呢？

我们且看看，想想。早在 年代中期，贺学了一些西洋的

作曲技巧，却写出了像《牧童短笛》这样的从音调、和声到对位

都完美而又精炼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乐曲。这里包藏了多少特

有的构思，花了多少心血。模仿比较容易，照搬也不难，像《牧

童短笛》那样，创作出前所未有的，迥然不同于西方气派的东西，

是“洋教条”所能做得出来的吗？

其后，《垦春泥》所体现出来的音调上，语法上，以及和声上

的民族化的探索，创造得那么地道，亲切，特色那么浓厚，有情

趣，富韵味，我们当时，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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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秋水伊人》，尽管内容还可以商议，但风格上是比较地

道的。他还通过昆曲《思凡》这样一首古曲，把它配成乐队曲，对

古典民族风格作了探讨。

是的，他有一些看法，是不被某些人所认可的。如他认为发

展民族音乐艺术，有各种途径，原来从事民族音乐的工作者，可

以坚定地发展民族音乐，也应参考西洋，加以革新。纯粹民族民

间是一种，也可以混合，而从事西洋管弦乐、声乐的工作者，他们

对民族化的要求，就更为重要，更为急迫。

他认为乐器是工具，作曲才是众多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他

曾通过管弦乐曲，如《晚会》、《森吉德马》进行实践。解放后，他

非常用心地写了电影音乐《宋景诗》，这是我所听过的他的创作

中最有分量的、也比较有创造性的作品，但这个成功的作品，只

因为他是用管弦乐写的，就被否定了。连总谱也不见了。

后来几年，他几乎动辄得咎，想在创作上寻求出路，却无法

动弹，他只好把心思用在办学上。

而在教学上，他也从未忘记过这方面的要求， 年他就

聘请民间艺人王秀卿（单弦）、丁喜才（民歌手）、宋保才兄弟 唢

呐）到上海音乐学院讲课，后来还特别为评弹艺术家徐丽仙录音

录像，为孙裕德等老先生录音录像，抢救民族音乐。

年，他看到学生接触民族民间音乐太少，特地规定每个

学生必须学习民歌，各系都成立民歌学习小组。据朱予的介绍，

“那时，每天清早早起，同学们便按学习小组聚集江湾校舍的草

坪上学唱民歌，有时集体背，有时互相抽查，大家还不时就所学

民歌的思想内涵、风格、语言、韵味以及表现方面的问题进行有

益的探讨。由于学习的自觉性强，从未有人在学唱民歌的活动

中无故缺过席。贺绿汀院长拟定学生每天背唱数首民歌，大家都

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令人难忘的是，贺院长身体不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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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忙中亲临学生广播站为同学教唱陕北民歌。他那不辞劳苦，

全心全意为提高学生民间音乐修养而脚踏实地工作的精神是非

常感动人的”。

这许许多多事实，这许多踏实的脚印，我们的论者细心研究

过没有？

的确，贺绿汀的有些具体意见，是可以研究的。比如“：以民

乐队为例，我认为不应以形式出发，应该按照我国民族乐器特点

去搞。不能因外国乐队有七八十个人，于是我们也要搞七八十

人的乐队。人家有低音提琴、大提琴，我们也搞个中国式的低音

提琴、大提琴。但是从音响上讲，我们的这种乐器，目前还比人

家的差得多，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用大提琴呢？⋯⋯”。这是可以

研究的。不少认真复兴民族音乐的工作者，也有同样的观点。也

不能就此把它和“虚无主义者”划等号。

还有，在我们之间，可能对具体措施、具体做法存在不同意

见，那也应实事求是，进行研究讨论，而不是不管一切，轻率地统

统抹杀。

我们理论工作者，或多或少都自认为是唯物论者。当我们

为一个人作结论，不顾事实，不看全面，不将他的全部历史事实

加以周密的研究，轻易地给人判成“民族虚无主义者”“、化民族”

的典型“，反对民族⋯⋯”这样的重罪，是不是合适呢？

我觉得，我们能有一个像贺绿汀那样有成就的发展民族音

乐的先行者，是值得珍惜的。他不仅起步早，敢于探索、勇于实

践，真正忠诚地发展民族音乐，成就也不小。

我们应该重视他所走过的里程，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

困难，也包括失败，特别要学习他对发展民族音乐艺术那样持之

以恒的精神。他说过“：不仅要几个有特点的调调，还要有艺术，

完美的艺术性。“”要赶上世界。“”拿我们有特色的东西去丰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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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音乐。”

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关系，他本人可能不会在这方面有更大

的探索，但他仍然希望，身体恢复后，还要写些东西，我认为他的

这种颠扑不灭、勇于探讨、忠心耿耿为建造民族音乐而奋斗的精

神，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咬着不放地战斗的一生

贺绿汀同志的性格异常倔强，有些“执著”。这是许多人有

同感的。

他对办学的质量，对创作、表演的质量，对搞民族音乐所要

求的质量，他从来就不放过。只要他还活着，他总是唠嗑这个

问题。

他看得比较深，比较远。比如对振兴我国的音乐教育问题，

他有一套看法和设想，他认为从实际的力量来看，全国的高等音

乐学院可少办一些，中、小音乐学校应多办一些，应该是金字塔

式的办，有宽厚的基础。而今，却是倒过来，高等音乐学院，音乐

系办的不少，几十所，而中学、小学则太少，这样，根基不雄厚，师

资又不足，尖子缺乏来源，是办不好的。

其次，我们的普通的大、中、小学校，对音乐教育很不重视，

可有可无，对青少年的美学教育，很不注意，要想提高人们的音

乐欣赏水平，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一再向教育部门、文化领导

部门提出，要加强中、小学音乐教育课，要像某些国家那样普及

音乐教育。他虽再三呼吁，每每总是石沉大海。但他从不甘心，

始终顽强地写计划，提方案，咬着不放。我想，他以后还会唠嗑

这个问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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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一个人，有他伟大的坚强的一面，也总有他的弱点、缺点；有

突出的，也有被忽略的。我和他断断续续相处过一些日子。最

早在育才学校音乐组，后来在华北文工团。其后也时有接触，我

感到他最显著的优点就是，认定一个真理，就坚定地往前走，不

动摇，不后悔。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东西，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

解。多少波折，他总是倔强地战斗下去。

他对革命充满信心，对建设充满信心，为了真理，即使危及

生命，甚至家破人亡，他也是不回避的。

其次，他总是以旺盛的热情对待工作，说了就做。有时碰得

头破血流也不肯罢休。

但他不善于组织，不精于组织力量去攻克矛盾，消除、克服

困难。许多和他合作过的人，多半是景仰于他的见解，敬佩他的

品德，自愿和他工作，而不是由于通过他如何细致的动员，说服，

加以组织去战斗，循循善诱地把消极力量变为积极因素。

他缺乏细致地进行说服的耐性，特别是对于某些具体做法。

其次，有些临时发言，也不够周密、妥帖，也常常引起人们的

误解。

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老粗，有时也是非常细心的，比如当一

个小青年，为了听音乐，不管领导在外室开会就放留声机时，他

就批评教导他要体谅别人。当这个青年学习上有苦闷，他就细

致诱导⋯⋯。

写到这里我想起，当庆祝他从事音乐工作 周年 的时

①本文写于 年，当 周年。时正值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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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说了这些不知道是否适当？但我又觉得，人总是人，两脚

着地的人，不能连半点灰尘都不染。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我们衡量一个战士的功绩，应该着重发

扬他主要的劳绩。我认为贺是我们新音乐工作中的先锋，是音

乐启蒙运动的功臣，他和聂耳、星海一起，为开拓我国新音乐、无

产阶级音乐艺术，做了他要做的工作，尽了他应尽的力量。他所

开拓的疆域，是我们整个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应该得到

我们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的。

他的功绩，会成为我们广大的音乐青年们学习研究的楷模；

他那坚韧不拔的斗志，会鼓舞众多的青年勇敢地向前冲击。

他还活着，我相信他还会坚定不移地向前飞奔，在新的征途

中补救他的弱点，使他的愿望、希冀，取得更大的效果。完美是

难能的，但总应不断求得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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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我们前面的音乐家

李 德 伦

最早，我还是在北京上中学念书的时候，大概是 年代的

年，那时，我想学音乐，要学和声，但没有老年或 师，

就去商务印书馆买了普劳特著、贺绿汀译的那本《和声学理论与

实用》。书是精装的，很讲究，外面还用印好的牛皮纸作皮封。我

想，贺绿汀一定是个年纪很大的什么音乐家。我把这本书念了

一阵子，但要无师自通，确实比较难。后来，我常到北京图书馆

去看书。一次，在杂志阅览室里翻到一本美国出版的《音乐季刊》

，那上面有一篇《音乐在中国》

的文章，其中有一页提到贺绿汀。另外，附印上了贺绿汀

所作《牧童短笛》的第一面。我想，这不就是翻译和声学的那一

位吗？就对贺绿汀产生了很敬仰的心情：一个中国音乐家，写了

个曲子在国际上发行。这个曲子从音乐上看起来，是很有民族

风格的。过了些时候，我在北京街上买到了一份《牧童短笛》钢

琴谱，印得很大，很漂亮。上面还印有在维也纳发行，美国纽约

也发行。这时，贺绿汀给我的印象，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音乐家

了。所有这些，就是当年我对贺绿汀的最初印象。

年，我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学的是大提琴专业。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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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贺绿汀已经不在上海，离开音专到内地去了。他该是一

个比我早入学若干年的同学，年纪并不很大。知道他作曲是跟

黄自学的，很有成绩，并且思想很进步。在上海沦陷时期，国立

音专迁入孤岛（当时的租界区），门口不挂牌子，但经费还是由重

庆寄来。这时萧友梅还在，陈洪是教务长。学校设在一幢普通

住房里，就在里边办公上课，很朴素，与现在音乐学院就没法

比啦。

年，我也到了延安。在中央管弦乐团工作，贺绿汀是

团长。我的到达是在阳历 月，当时时局比较紧张，已经得到

消息，胡宗南准备偷袭延安，将用伞兵进袭。因此，老弱病残、

身体不好的都从延安转移了。贺绿汀与还有几个身体不好的同

志，转移到了离延安不远的永平，但走路去还是挺不容易的，所

以，我到延安后，没有马上见到贺绿汀。在延安中央管弦乐团，

我们集中力量搞备战，大家练习上操，准备坚壁清野，把东西都

收起来，在窑洞里埋上炸弹，国民党打过来时我们就撤离，这种

备战生活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形势缓和下来了，我

们在延安搞了些演出。到 年底，我到永平去看贺绿汀，那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对我印象很深。他住在一个窑洞里，见到

我非常高兴，对我说“：噢！听说你来了，在那儿起了很大作用。”

确实，那时延安没有学过洋乐器的人，学过的就是贺绿汀、张贞

黻，还有一个谌亚选，一共这 个人，谌亚选不是我们单位的，是

借来的，一备战就回原单位去了。贺绿汀、张贞黻不在延安，很

多乐器就没有人教了。我到那儿，当然也不会教，但是，我带了

很多书，有一本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叫 （教学法

课本）。或 （普及教本）或 （基础

法教本）那本书里面，有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我是看一点教一

点，就是这么当着许多种乐器的教师。所以，贺绿汀对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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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很大作用，做了很多工作。他又问我：你是不是党员哪？我

说：现在关系还没有接上。他接着说：应该快点解决问题，否则

工作起来不方便。两人谈了很多，他又回忆起上海的事情，问一

问老朋友们的情况，谁谁怎么样。这次见面时间不长。以后，我

们就都在陕北。

后来，贺绿汀从陕北转移了。他从延安出发，先到晋南太岳

区，又转到太行。我在陕北，先闹土改，后来进入晋西北，又往河

北走，到了冀西。在这段时间当中，我没有跟贺绿汀见过面。山

西省临县有个三交镇，我们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乐团也曾在那

里总结过工作。那时候已有这样的争论：就是应按照正规学习

业务呢，还是配合战争？后来总结出一点，就是从工作中学习。

不是不学，还是要学，乐器拿到手中，还没掌握好，该把它学好；

可是还要进行工作，从工作中进行学习。那时由邓洁总结，他在

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中央管弦乐团是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

辖的。离开了三交镇，我们先往北走，再往东过雁门关，到达河北

西部晋察冀老根据地陈南庄、阜平，又从阜平前往平山，最后

抵达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我们就住在中央组织部所在的那

台庄，并在那里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总结会个村 议：中央全

国土地会议。这段时间，我们一路上，先在陕北搞土改；之后，一

边行军一边演出，白天赶路，晚上表演。对整个乐团来说，生活

过得很充实，每个人的体会都是很深刻的，都有很大的进步。同

时，乐器训练也没有放松，只要一停下来，我就教人拉琴吹号。那

时，我爱人也来了，她教小提琴、中提琴，其他从大提琴、倍大提

琴到管乐器，都归我教。我们行军到阜平城里还停了一段时间

进行演出。当然，不能完全演乐队作品。那时我们什么都演，秧

歌剧、话剧、小歌剧、齐唱、合唱、数来宝、京戏等等，本事真不小

哪！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业务慢慢训练上去了，就把贺绿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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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森吉德马》练了起来。另外，还排了些其他的小曲子，

像莫扎特的《小夜曲》等。我们还把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

曲》练了。土地会议开完后，我们又从晋察冀往南走，到了晋冀

鲁豫的太行山地区，住在武安的河东村。当时我们在河东，《人

民日报》的同志在河西，中间只隔一条小河，两边都看得见。贺

绿汀同志比我们先到那儿。他经陕南过来，一路都是担架送，因

为吐血，身体很不好。一个他，一个张贞黻，都是坐担架。我们

到河东，他正在忙着写一个戏的配音，戏名叫《解放了的堂吉诃

德》，是瞿秋白翻译的。那时，正在开晋冀鲁豫分区的土地会议，

开会时期就排了这个戏，演员都穿上了外国的服装。演堂吉诃

德的是话剧院的于村（他现在北京当导演）。那次演出，我印象

很深，贺绿汀写了个序曲，还写了些乐队配乐片断。乐队拉起来，

很像样子，很热闹，很有气势。我们把这演出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来对待，排练时中提琴不够，就设了个“第三小提琴”，由第三小

提琴拉中提琴的声部，帮中提琴加厚点。当时管乐倒基本齐全

了，双簧管、单簧管、大管、拉管、小号、圆号⋯⋯挺像回事。弦乐

器中所缺的只是倍大提琴，因为原有的一个在路上运输时，被运

输队长一屁股坐扁了，大提琴倒有好几只。在开演前，主持开会

的人，还向到场的观众说：这个戏很重要，有很深的政治意义（大

概是指不能麻痹，不能小看阶级斗争吧 又说：贺绿汀写的音乐

很重要，要注意听。这次去开会的都是各地农民，或是农村干

部，好多人听不懂洋的东西，但都听到了最后。那次，贺绿汀还

把他的《晚会》等作品作了插演。演过这个戏之后，我们就进入

“三查整党”。一搞“三查”，业务又停了下来，大家都得检查，你

有地主思想，我有地主思想⋯⋯。搞得很左，左得厉害。搞得不

好就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每个人都检查，

有的甚至痛哭流涕。贺绿汀对此怎么也想不通：“你说我地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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